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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期所见印籍与唐船舶载
―以曾之唯〈印籍考〉为中心
李 　　　　宁＊
Carving Records and ship-borne Seal Carving books of China in Edo period：
based on the book “Textual Research of Seal Carving Records”
LI Ning
Zeng Zhiwei, who was living in the Edo Period, wrote the earliest Seal Carving 
bibliographic book “Textual Research of Seal Carving Records” which collected materials 
of Seal Carving books and classified the materials with directories. This book collected 
198 kinds of Seal Carving Record, 174 of them are from China. Almost all the Seal Carving 
books before middle & later Edo Period are recorded in this book.
This article carries on a textual research on Zeng Zhiwei’s material sources 
through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circle of friends. Compared with ship-borne Seal Carving 
books of “Textual Research of Seal Carving Records” and ship-borne books’ catalog of 
China in Edo period, the relationship is researched in this article. By checking “Su’s Seal 
Carving Resume”, the integrated process of how Chinese Seal Carving books shipped to 
Japan and recorded is restored.
キーワード：日本　江戸時代　唐船　曽之唯　印籍考
	 活动于江户中晚期的曾之唯，将当时知见印学资料进行了目录式的整理，抄录分类，品评优劣，撰写
了最早的篆刻类专科目录学著作―《印籍考》。该书在曾之唯卒后四五年间出版，共列印籍一百九十八种，
其中中国印籍一百七十四种，记载了江户时代中晚期以前篆刻家所见到的绝大多数印学典籍。
	 江户时代，日本闭关锁国，只开通长崎港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大量中国典籍以贸易往来的形式被大
量舶载至日本，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1）。曾之唯所见中国印籍大多便是通过长崎港贸易的形式舶载
而来。
	 本文通过曾之唯的生平经历及交友群体，考察了他获得这些印籍信息的途径。同时将《印籍考》中所
列的舶载印谱与江户时期唐船舶载书目进行对比，考察舶载与《印籍考》所列印籍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苏
＊	 李宁（Li Ning）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
1 ）	参见松浦章先生《清代帆船与中日文化交流》，张新艺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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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印略》舶载日本的具体考察，还原了中国印籍如何舶载至日本并被曾之唯记录的过程。
一、曾之唯的境遇
	 曾之唯，通称曾谷中介，字应圣，号学川。元文三年（1738）生于京都，师事高芙蓉，学习古体派篆
刻，被后世称为“芙蓉影子”2）。后移住大阪靠卖篆刻作品为生，编有《郦县山房印谱》3）。相对于他在篆刻创
作上的成就，曾之唯在印学上的贡献似乎更引人注目，他关注到篆刻的用字，增补高芙蓉编写的《汉篆千
字文》4）；辑录当时知见印籍目录，编写了日本最早的篆刻目录学著作《印籍考》；集印文、印语，著有《印
语纂》5）。曾之唯曾随片山北海、细合半斎学习经学及诗文，参与混沌诗社，著有诗文集《曼陀罗稿》6）。另外
曾之唯还以“醒狂道人何必醇”的戏名著有料理文化书籍《豆腐百珍》（1782）、《续编》（1783）及《余
录》7）。宽政九年（1797），曾之唯卒，年60岁，葬于天然寺（大阪市天王寺区）。
	 有关曾之唯的记载与撰述并不像其它知名篆刻家诸如高芙蓉、木村蒹葭堂、池大雅那样丰富，甚至要
冀望于与其交往名家的记录中寻找有关他的只言片语。与曾之唯同期的细合方明（半斋，1727-1803）在其
卒后为之撰写了《读骚居士善空墓》，这应当是曾之唯较为详实的生平史料，此篇碑铭后于昭和四年被木村
敬二郎收录于《大阪访碑记》8）。曾之唯自书稿本《曼陀罗稿》附载了片山北海（忠蔵，1723-1790）为他撰
写的《卖篆庵记》9），可见其以卖篆为生的境况。安永四年（1775）毛必华模仿京都《平安人物志》的体例
出版了《浪华乡友录》10），该书涉及了大阪文人圈诸如儒家、书家、作印家等群体,与宝历 9 年（1759）的
《难波丸纲目》11）均记录了“作印家”曾之唯，虽然一笔带过，非常简略，但却能从“作印家”一篇中见到
当时大阪同时期的篆刻家。江户时期的赖春水（1746-1816）在《在津记事》12）中亦是简单的介绍了曾之唯，
在此书中能够看到与曾之唯同时期的混沌书社中的人物。明治时期的中井敬所（1831—1909）著《日本印
人传》13），为151位日本篆刻家撰写传记，其中第49位便是曾之唯，与细合方明的碑铭不同，此篇传记着重记
录了曾之唯有关篆刻的事迹。之后，平凡社《书道全集》别卷二《印谱》14）、中田勇次郎《日本の篆刻》15）、
2 ）	赖春水（1746-1816）《在津记事》：“曾谷中介，之唯，字畏圣（校为应圣），京都人。学篆刻于孺皮，人称芙蓉影子”。
3 ）	《日本篆刻史论考》之《曾谷学川》，水田纪久着，青裳堂书店，昭和六十年，191页。
4 ）	《汉篆千字文》，菡萏居藏版，宽政八年出版，稿本，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5 ）	《日本の篆刻》收录，二玄社，中田勇次郎校注，205页。
6 ）	住吉御文库藏本。
7 ）	《豆腐百珍》，天明二年（1782）出版，藤屋善七出版，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8 ）	《浪速丛书》卷十《大阪访碑记》，木村敬二郎，浪速丛书刊行会，昭和四年（1929）五月。
9 ）	住吉御文库藏本《曼陀罗稿》。
10）	大阪毛生必华父编 ,安永四年（1775）版 , 下浦文库 ,稿本。
11）	大阪田原平兵卫他 , 宝历九年（1759）， 7 册，住田文库，稿本。
12）	《春水遗稿别录》卷一《在津纪事》，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13）	《日本の篆刻》收录，二玄社，中田勇次郎校注，286页。
14）	《书道全集》别卷二《印谱》，平凡社，昭和46年，70页。
15）	《日本の篆刻》，二玄社，中田勇次郎編，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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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野雄二《高芙蓉の篆刻》16）大都是在研究高芙蓉为主要目的的基础上旁及曾之唯。当世水田纪久氏撰写的
《曾谷学川》《高芙蓉とその一脉》《〈印籍考〉解题》收录于其所著《日本篆刻史论考》17），应当是对曾之唯
研究最为全面的学术论文。
	 除此之外，在曾之唯撰述辑录的书籍的题记跋尾中也存有些许对他生平事迹的描述。
	 在上述有关曾之唯的撰述文章中，细合方明《读骚居士善空墓》与中井敬所著《日本印人传·高芙蓉》
是研究曾之唯生平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另有片山北海的《卖篆庵记》18）道出了曾之唯在大阪的生活境遇。
这三篇基本涵盖了有关曾之唯的生平记录，笔者将这三篇文章辑录如下，来看曾之唯的生平。
	 细合方明《读骚居士善空墓》：
	 曾谷读骚墓八丁目中寺町天然寺
	 距今三十年所，予始识曾应圣于芙蓉山人许，其出自及而前事不与闻，则阙如也。时落魄就山人学铁
印将为业，后来寓予大阪侨居十余日，亦与山人先后之耳。然有归与之叹，乃辞去矣。又数年而浅野弘笃，
促应圣再游，聿来僦居，予亦继交如故。人渐知其铁笔妙手，多请之者，虽贫稍为之餬口矣。常好读书属
诗文，从予游，乃多方莅诗盟，交道以广。西村孟清厚遇之，以至其息子恭，亦不渝焉。二十年来教授，
然多病郁结，唯曲蘗以散之耳。一妻二子，男夭女长。有赘壻林藏者，举一孙男。而女与孙比岁死，应圣
有内伤，病亦加，遂逝矣。实宽政九年丁巳十月廿日，年六十也。今兹诸友门人将觞而不果，惜哉，葬于
小桥天然寺。应圣，京人也，讳子唯，曾谷氏，修曰曾，俗称曾谷忠介，晚更宇作，号学川又读骚居士，
善空其别号。所遗命云：性直而雅，不事生产，学之余力，嗜古隶，惯蛮译，以其所长。有古印汇廿卷、
印语纂二卷、印籍考一卷、汉篆千文补遗一卷，自刻印谱，诗文稿若干。要颇有芙蓉风，而多能于予者也。
予偶自京来游，往吊而恸。既而应其壻门人请为铭，铭曰：
	 言志忘忧，惟诗惟酒。有学犹无，无财犹有。雕印小技，应心得手。
	 集印大成，修前垂后。不朽于石，代六秩寿。营之者谁，尔安之否。
	 一身田文史河曲细合方明撰并书
	 片山北海《卖篆庵记》：
	 嗟乎我应圣，才异学优，而不求闻达，家无担石之储晏如，尝学刻印于芙蓉山人，蚤极其技，秦篆汉
隶，切玉如泥。古雅而不怪，精致而不俗。但见古印是式，以故韵士骚人，非君手刻不能安其印。
	 中井敬所《日本印人传》19）：
	 曾之唯，字应圣（一作畏圣），号学川，别号读骚、佛斋，通称曾谷中介。京都人。儒学受教于片山北
海，篆刻学高芙蓉，究其蕴奥，人称芙蓉之影子。《芙蓉山房私印谱》载其刻印。芙蓉尝开印会于东山，故
题其谱曰东山云篆。曾谓之唯曰“它日吾子，寻斯举于浪华，则题以江霞印影可也”。宽政九年（1797）闰
16）	《高芙蓉の篆刻》，神野雄二，木耳社，昭和六十三年。
17）	《日本篆刻史论考》收录，青裳堂书店，昭和六十年。
18）	《曼陀罗稿》附载，稿本，大阪住吉大社御文库藏。此句见于水田纪久《高芙蓉とその一脈》。
19）	该段印文为《日本の篆刻》中收录的中井敬所《日本印人传》，原文为古汉语写就，水田纪久氏训读为日文。因原文笔
者未见，故又根据水田纪久氏训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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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恰稻毛屋山东游，之唯等人设祖宴于浪华北江播于楼，辑同人之刻印录成谱，题曰江霞印影，以了
先师之意。著《汉篆千字文补遗》《印籍考》《印语纂》等。宽政九年十月二十日殁，年六十。
	 结合这三篇文献来看，曾之唯的一生可谓坎坷。曾之唯出生于京都，在京时跟随高芙蓉学习篆刻。后
在浅野弘笃的促使下来到大阪，开始了以卖印为生的日子。曾之唯的生活并不算富裕，所以墓碑文中有“虽
贫稍为之餬口”之句，而片山北海在《卖篆庵记》中更是写道“家无担石之储”。曾之唯“多病郁结”，常
以酒解忧。家有一妻二子，长子早夭。女儿与其子，在他六十岁时同时去世，曾之唯心力憔悴，加之旧病，
在同年去世。
	 从曾之唯的生活境遇来看，让我们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一个生活并不富足的曾之唯是如何见到如
此多的印籍的呢？
二、《印籍考》解题
	 《印籍考》共涉及印籍197种，其中中国印籍174种，日本印籍23种，基本涵盖了宽政九年（曾之唯卒
年）之前江户时代所能见到的印学典籍，是最早的日本篆刻目录学著作，即便放置在中国，也是最早的篆
刻篆刻目录。
	 曾之唯对《印籍考》最早的题名是《古今印谱品目》。在宽政八年（1795）出版的曾之唯增修高芙蓉
《汉篆千字文》的版后牌记有“《汉篆千字文补遗》20）附《古今印谱品目》，学川曾居士纂，嗣出”的字样，由
此可以看出当时打算出版该书的名称还是《古今印谱品目》。第二年宽政九年（1797）曾之唯去世，该书未
出版。
	 曾之唯死后，其婿林藏及门人开始打算将该书出版，并将《古今印谱品目》改为《印籍考》。《享保以
后大阪出版书籍目录》记载了《印籍考》的出愿及许可时间为“享和元年（1801）”21）。西川宁编《日本书论
集成》第八册收录了该书的影印版，尾部牌记中有“享和纪元辛酉秋九月”字样22），享和辛酉即享和元年，
《享保以后大阪出版书籍目录》中记载的应当是该版本。在版本的开头有前川虚舟拜托源具选书写的题序，
书写于“享和壬戌之仲夏”即享和二年（1802），加之封面有“享和壬戌镌”字样23），可见该书正式发行应
在享和二年（1802）之后24）。
	 将《古今印谱品目》改为《印籍考》不知是何时何人出于什么原因而改。单从书籍的内容来看，似乎
称为“品目”更为合适。“品目”有列叙书目并将之类分品评之意，而“考”却需作者对各书籍加以按语施
之考证，而该书在书目后加以按语的却十不有一。由此来看，该书称为“考”确实有些牵强。另，两个名
称中的“印谱”与“印籍”，该书在列举完诸印谱后又列“印论”及“篆纂”，可见这并非是单独介绍印谱
的书籍，称为“印籍”似乎更为恰当。然而“印论”及“篆纂”被列为“附录”，主体还是前面的印谱，其
它则是附属于后。从这个角度来看，称为《古今印谱品目》应当才是曾之唯的本意，更符合该书的书写性
20）	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
21）	《享保以后大阪出版书籍目录》，昭和十一年，大阪图书出版业组合， 173页。
22）	《日本书论集成》第八册，西川宁编，汲古书院，昭和五十三年，116页。
23）	同上，103页。
24）	参见水田纪久《〈印籍考〉解题》，《日本篆刻史论考》，青裳堂书店，昭和六十年，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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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在曾之唯卒后改为《印籍考》出版似乎更符合书肆买卖的要求，从书名来看会更受欢迎。
	 书中将所知见的印籍分为十类，分别是“正品、绝妙品、能品、奇品、精巧品、载籍、未识品、印论、
篆纂、日本纂述”。其中“正品、绝妙品、能品、奇品、精巧品”是曾之唯将所见印谱进行了五个等级分
类，并在每种印谱下列述卷数及作者有关信息，个别印谱加入了按注，这五个分类部分是该书的重点；“载
籍”是在其它书籍中提到的印谱，未必所见；“未识品”是曾之唯知见却未识别的印谱；“印论”为有关印
学的理论文献；“篆纂”为有关文字学特别是篆书方面的著作；“日本纂述”是日本人有关篆刻及篆书方面
的论著。除此之外，曾之唯在篇尾的跋记中举例了还几种重要日本印谱。
	 曾之唯在《印谱考》中按品级将所见印谱分为五类列于该书的最前端，即“正品、绝妙品、能品、奇
品、精巧品”。其中正品类12种（包括附考 2 种），绝妙品 6 种，能品17种，奇品 4 种，精巧品 9 种，共计
48种。从曾之唯最早将该书定名为《古今印谱品目》的命名来看，该书最重要的部分便是这五种品目类。
	 将对象进行品评划分级别的方式最早见于中国，其来源便是六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魏
晋南北朝时由中正（职官名）将本地人才按照高下划分为九个品级的选官制度，所谓九品即“上上、上中、
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唐代李嗣真在《书品》中就是将前代书家按照这九类进行
品评，并在这九品之上又加“逸品”类。唐张怀瓘又在《书断》中将书家分为“神品、妙品、能品”，这种
品评的方式一直影响至后世。曾之唯之所以将所见印谱进行品级应当就是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
	 按品级分类的方式，在曾之唯化名何必醇编写的《豆腐百珍》中也可以看到。在该书中，曾之唯将豆
腐料理分为“寻常品、通品、佳品、奇品、妙品、绝品”六个等级。虽然品评对象不同，但他这种品评的
性质和等级划分的方式却非常相似。
	 这种品评式的分类具有划分高下、品评等级的含义，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正品”应为最高品，其它依
次排列。“正品”有着规范、正统、法则之意，所录印谱大都是集秦汉者，这与曾之唯所属“芙蓉派”的倡
古印学理念有着很大的关系。《顾氏印薮》《甘氏集古印正》《摹本宣和印史》《郎氏古图书》《摹古印选》《古
今印选》《集古印范》《秦汉印统》《赵凡夫印谱》《超然楼印赏》皆是古印印谱。而《宣和印谱》虽已亡佚，
因传为最早之印谱，故冠其首。而张彦远的《古今公私印记》由于被乃师高芙蓉复篆，亦列其中。在之后
所列“绝妙品、能品、奇品、精巧品”中或是自制印谱，或是集今印谱，或是摹古印谱，曾之唯根据自己
的评判标准及方法将这些印谱进行品级划分。
	 曾之唯之后所列“载籍”类印谱是各种文献记载的印谱，也是曾之唯未见之印谱，这些印谱多数不存，
故简列其目。所据文献大体为《六书通》《学古编》、《印典》《南村辍耕録》《明史艺文志》《虞初新志》《感
旧集》《王会新编》等，说明曾之唯探求印谱目用功之勤。在之后的“篆纂”类中列述42类，还包含了笔记
小说《焦氏笔乘》及类书《事林广记》卷之九所载古篆偏旁，亦说明曾之唯广搜文献之功。
	 《印籍考》是江户时代有关篆刻最具有代表性的目录学著作，网罗当时篆刻资料，呈现江户时代的印学
范本。不单如此，该书还是当时学习篆刻提供印学资料的工具书，影响广泛，这一点可以在江户时期的日
记如《慊堂日记》25）《柴田收藏日记》26）中见到对此的抄录。另外，在早稻田大学藏《印章杂考》中见到对
《印籍考》“载籍”类之前的抄录，亦见其对后世篆刻研究的影响。
25）	《慊堂日记》，东洋文库，山田琢译著，1983年，141页。
26）	《柴田收藏日记》 2 “戊申日记”，东洋文库，田中圭一编著，1996年，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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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籍考》所载印籍与江户时代唐朝舶载印籍
	 在《印籍考》的“未识品”中有两处直接指明了书籍来源为舶载品，说明了江户时代唐船舶载与曾之
唯所见印籍的关系。
	 1 、	《琅山堂印谱》，一套，安永庚子五月（安永九年，1780）舶来云。
	 2 、	《古今印萃》，一套，清王庆余，一云袖珍古今印萃。
	 	 《汉铜章丛》一套，汪启淑鉴赏
	 	 二种宽政癸丑五月（宽政五年，1793）舶来云。
	 以上三种印谱皆记载为舶来，并有舶载的年份。
	 在大庭修《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中辑录的《商舶载来书目》中就有上述三种印谱的
有关舶载信息。
	 1 、	琅山堂印史安永八己亥年（1779年）一部一套良字号
	 2 、	古今印萃宽政三辛亥年（1791年）一部一套古字号
	 3 、	汉铜印丛宽政三辛亥年	（1791年）一部一套加字号
	 从《商舶载来书目》与《印籍考》对这三种印谱的记载来看，书名与部数一致，只是在年份略有不同。
《琅山堂印谱》在《印籍考》中记载为安永九年（1780），《商舶载来书目》则记载为安永八年（1779年）；
《古今印萃》《汉铜章丛》在《印籍考》中记载为宽政五年（1793），《商舶载来书目》则记载为宽政三年	
（1791年），《商舶载来书目》皆早于《印籍考》记载一两年。原因应当是《商舶载来书目》属于第一手数据
的贸易账目，而曾之唯记载的时间应当是印谱在流通过程中传抄的舶载日期，所以日期略有不同或晚于原
记载是可以理解的。
	 在上述的记载过程中让我们看到曾之唯知见印谱与唐船舶载的端倪。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大庭修整理
的所有唐船舶载书目中记载的中国印籍来探究曾之唯知见印籍与舶载的关系。
	 笔者查阅曾之唯《印籍考》与唐船舶载书目，附表如下:
种类 序号 书名
是否
舶载
序号 书名
是否
舶载
序号 书名
是否
舶载
正品
(12）
1 宋宣和印谱 2 顾氏印薮 ○ 3 秦汉印统 ○
4 甘氏集古印正 5 摹本宣和印史 6 集古印范 ○
7 古今公私印记 ○ 8 郎氏古图书 ○ 9 古今印选
10 摹古印选
附考 11 赵凡夫印谱 ○ 12 超然楼印赏 ○
绝妙品
（ 6 ）
13 苏氏印略 ○ 14 承清馆印谱 ○ 15 古今印则 ○
16 学山堂印谱 ○ 17 何通印史 ○ 18 栎园印册
能品
（17）
19 立雪斋印谱 ○ 20 铁研斋印谱 21 汉晋印章图谱 ○
22 郑弘佑印谱 23 赵大娘印谱 24 闲中弄笔 ○
25 啸雪堂印谱 26 何雪渔印谱 ○ 27 秋闲戏铁续集
28 吴旭如印谱 29 飞鸿堂印谱 ○ 30 秋闲戏铁
31 集古印存 32 二程印谱 33 罗氏印册
34 王郑印谱 35 千文印谱
奇品
（ 4 ）
36 啸堂集古录 ○ 37 石鼓斋印鼎 38 问字编
39 醉茗轩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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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巧品
（ 9 ）
40 晓采居印印 ○ 41 醉爱居印赏 ○ 42 快乐印言
43 崇雅堂印赏 ○ 44 文雅（雄）堂印赏 ○ 45 酣古集
46 秋水园印谱 ○ 47 印丛闲中好 48 连珠集
载籍
（26）
49 禺阳印志 50 朱脩能印书 51 游艺杂述
52 王厚之印谱 53 赵孟頫印史 54 考古纪略
55 白石集古印谱 56 集古印谱 57 蜗庐笔记
58 吾丘子行古印式 59 钱舜举印谱 60 梅菴杂记
61 颜叔夏古印谱 62 吴氏印谱 63 考古印章
64 汉唐篆刻图书韵释 65 沈润卿印谱 66 松谈阁印章
67 晁克一图书谱 68 胡龙川印徵 69 姜次生印章
70 何主臣印章册 71 郑履祥印林 72 王安节王宓章印谱
73 周应愿印说 74 钿阁女子图章
未识品
（45）
75 语石斋私印谱 76 鱼目斋谱 77 皇明印史
78 浴研斋印谱 79 负笈斋印谱 80 古今印苑
81 他山斋印谱 82 六池斋印谱 83 汉铜章（印）丛 ○
84 煮玉堂印谱 85 孝慈堂印谱 ○ 86 古今印萃 ○
87 鸣釜堂印谱 88 澄怀堂印谱 ○ 89 印是
90 清远堂印谱 91 听雪堂印谱 92 印隽
93 琅山堂印谱 ○ 94 韫光楼印谱 ○ 95 印概
96 真珠船印谱 ○ 97 鸿栖馆印谱 ○ 98 文三桥取置编
99 仲鳞玉印谱 100 现瑞菴印谱 101 赵氏舞铁编
102 张子敏印谱 103 珍菴印谱 104 漆园印型
105 白华印谱 106 山斋印谱 107 续印史
108 谷园印谱 ○ 109 破玉堂印正 110 何氏印册
111 环池堂印格 112 爱日堂印稿 113 荷堂印稿
114 贺千秋印衡 115 丁秋平印史 116 郑晔汉印式
117 陈氏古印选 118 汪果叔印式 119 郑晔圆石录
印论
（20）
120 印正附说 ○ 121 印典 ○ 122 徐令信玉玺谱
123 学古编（王氏书画苑本） ○ 124 学古编（说郛本） ○ 125 郑文宝传国玺谱
126 学古编（篆韵附刻本） 127 学古编（陈眉公订本） 128 法书考附录 ○
129 学古编（詹景凤订本） 130 学古编（周履靖订本） 131 篆法摄要
132 学古编（载唐宋丛书） ○ 133 古今印史 ○ 134 印人传 ○
135 渊鉴类函 ○ 136 格致镜原 ○ 137 陈在专印说 ○
138 知新录 ○ 139 玉海全书 ○
篆纂
（41）
140 苍颉十五篇 141 许氏说文解字十五卷 ○ 143 事林广记卷之九 ○
143 李阳冰刊定说文 144 说文解字五音韵谱 ○ 145 广金石韻府 ○
146 说文异同 147 说文真本 ○ 148 篆字汇 ○
149 宣和博古图 ○ 150 考古图 ○ 151 说文字源考略 ○
152 字学津梁 ○ 153 篆文纂要全宗 154 钟鼎彝器款识帖 ○
155 六书复古编 156 六书通 ○ 157 焦氏笔乘 ○
158 钟鼎字源 ○ 159 摭古遗文 ○ 160 问奇集
161 同文千字文 ○ 162 郭忠恕汗简 ○ 163 六书略
165 六书正讹 ○ 165 说文字原 ○ 166 通雅 ○
167 张有复古编 168 偏旁字源五百四十部 ○ 169 西清古鉴 ○
170 峄山碑 ○ 171 李阳冰侍郎碑 172 泉志 ○
173 博古图录 ○ 174 石鼓考 ○ 175 篆体偏旁画书辨诀
176 篆诀辨疑 177 说文长笺 ○ 178 字学源委 ○
179 六书故 ○ 180 六书精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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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中来看，曾之唯所列印籍180种，这里面包含 7 种版本的《学古编》，除去版本的重复，实际所举
174种。其中有75种查询到有舶载记录，所占比例为43％。
	 需要说明的是《印籍考》“载籍”类印谱26种皆是曾之唯在相关书籍中见到记载的印谱名称，该类绝大
多数的印谱在当时已经失传，所以曾之唯并未见到该书，更不会出现在唐船舶载书目中。另外其他品目的
如宋《宣和印谱》在当时就已经佚失，只是列目而已。
	 从各品目类来看舶载记录的话，12种“正品”中 7 种有舶载记录， 6 种“绝妙品”中 5 种有舶载记录，
17种“能品”中 5 种有舶载记录， 4 种“奇品”中 1 种有舶载记录， 9 种“精巧品”中 5 种有舶载记录。
从比例来看，“正品”“绝妙品”所占比例最高，“能品”“奇品”所占比例其次，由此可见通过舶载而来或
曰正规途径舶载来的印谱其质量应当还是相对较高的。
	 在45种未识品中找到 9 种有舶载记录，所占比例最低。在这一类的印谱中，有很多在目录学著作中也
未能查询到相关记载，如明治初年乡纯造编纂、中井敬所评定的《印谱考略》与中井敬所编的《续印谱考
略》中，也只找到其中 5 种有记载，这也说明了该类印谱并非是特别优秀的印谱。甚至可以怀疑这类印谱
中有部分为伪作。
	 在印论中，除去《学古编》版本的因素，14种印论中有12种找到舶载记录。在41种篆纂中有30种找到
舶载记录。这两种印籍的舶载记录比例最高。
	 综合上述因素，曾之唯所见印籍大都能够见其舶载的记录，从而说明了江户时期所见印籍大都通过长
崎港贸易舶载而来。
	 江户时期印籍主要以舶载贸易的方式流入日本，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书籍中亦见其记载。如从《印谱考
略》《续印谱考略》中有几则涉及到印谱与舶载的情况。
	 《集古印薮》
	 明和乙酉六月，华舶携数帙来，其书多摹灭，印文不存者十之八九。
	 《赵凡夫先生印谱》
	 按明和、安永间，清商携数部来，其中往往有系后人编选者，故人多斥之。
	 《苏氏印略》
	 盖初成本而元禄宝永间舶载于我者，顷又于松石山房得观一部。
	 然而，《印籍考》中记录的印谱在舶载籍账中并非全部能够找到，这说明了除长崎港贸易舶载之外还有
其他方式。
	 如在《商舶载来书目》的凡例中载：
	 清客卸行李之时有所藏，乃历检阅而后赍入清馆矣。此类书目都不系上奏。虽然一历检阅则亦录之。
	 由此可见舶载的船员有私自携带书籍而未被记录的情况，印谱价格相对较高，且体积较少，很容易成
为走私的对象。
	 而《印谱考略》中中井敬所评《酣古集》时却记载了印谱私人携带的流日途径：
	 世传宽永间，滨田弥兵卫有事于台湾，竣工而归时，赍来此印。而奉呈县令末次氏，末次氏以其烈士
之赠，珍袭有年，后为高木氏之藏弆，又归于永见氏。
	 文中记载《酣古集》是宽永间（1624---1643）滨田弥兵卫从台湾带回日本的，这种将汉籍携带流日的
方式当属于个例，与长崎港规模性贸易往来的方式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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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如，曾之唯在《篆文纂要全宗》后的注考中载：
	 即古篆汇选 , 乃心越禅师斋来之书云。今坊刊之本 , 编中多杜选，而广泽先生以为粹，然者先生命世该
博之宿儒，而致此疏漏何也。盖当时乏舶来之典籍，而未目六书通及钟鼎字源、隶辨等书乎，抑先生所阅
之本，名同而实异乎，亦未可知也。
	 文中记载《篆文纂要全宗》是东皋心越东渡日本时带到日本的。东皋心越（1639年-1696年）是江户早
期东渡日本的中国禅僧，与独立一同对江户早期的篆刻艺术产生的极大的影响27）。曾之唯提到江户早期“乏
舶来之典籍”，所以在此时靠当时东渡归化人携带书籍是比较重要的赍来方式。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印籍流日有个人携带的现象，但这种方式属于个别例，这与以贸易舶载的方式还无
法比拟。这一点除表中显示的大部分曾之唯所见印籍多有舶载记录外，还有大量以这种方式舶载到日本的
印籍未被曾之唯所见到，而没有记载于《印籍考》的情况。
四、曾之唯所见印籍与他的交友圈
	 中井敬所在《印谱考略》后跋曰：“印谱之传甚少，偶有之，多系名公巨卿秘籍，不易得观”28），印谱与
书籍在性质上还有些不同，印谱中包含有钤印版（直接钤盖原印的印谱），价格较高，一般被大收藏家收
藏，相对难以见到。曾之唯撰写的《印籍考》涉及了印学书籍近二百种，另一部著作《印语纂》所举印文
内容大都也是从各种书籍中辑录而来，由此可见曾之唯应当是见到了大量中国的书籍与印谱。从曾之唯的
生平来看，一位生活上并不富裕，以卖印为生，甚至可以说是清贫的曾之唯是如何见到数量庞大而且在当
时较为稀见的印学典籍的呢？这应当和他的交友圈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有关研究29）来看，曾之唯的交友圈主要有两个。一是以高芙蓉为核心的芙蓉派篆刻师友圈。二是以
片山北海为核心的大阪诗词交友圈。
	 高芙蓉倡导宗法古体，提倡学习秦汉古印风，形成芙蓉派，以当时的江户为中心迅速辐射全国的篆刻
界，形成了一张以高芙蓉为核心的师友关系网。曾之唯在定居大阪之前一直跟随高芙蓉左右，是高芙蓉最
为得意的弟子，在高芙蓉歿后，成为芙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笔者根据中井敬所《日本印人传》中的记载与水田纪久《高芙蓉とその一派》中“蓉门十哲”中的整
理，将芙蓉派师友圈辑录如下：
	 京都
	 池大雅（贷成、1723-1776、芙蓉友）　源惟良（森礼蔵）　源美章（士玉）菅南涯（清水两涯）　崖良
弼（周蔵）源具选（岩仓家具、1757-1824）
	 江戶
27）	参见中田勇次郎《日本篆刻史》。
28）	《印谱考略》乡纯造编、中井敬所评，昭和三十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
29）	他们是中田勇次郎《日本篆刻史》中的《高芙蓉的交友》《高芙蓉的门第》，《日本的篆刻》二玄社，1966年；水田纪久
《高芙蓉》中的《蓉门十哲》，《日本篆刻史论考》青裳堂书店，1985年；神野雄二，《高芙蓉的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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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田華亭（伯仲）　辻孔殷（-1806）　島必端（洪卿）　浜村蔵六（橘茂橋、1735-1794）富山景顺
（-1799）　稲毛屋山（圣民、1755-1823）
	 大阪
	 葛子琴（桥本贞元，1739-1784）　林焕章（成功）　松元奉时（以建）　黒木可亭（道立、1769-1820）　
森春渓（仲光）　三井麟洲（扰竜）　前川虚舟　木村巽斎（蒹葭堂、1736-1802）　鼎春岳（世宝、1766-
1811）　武内确斎（子玉、1770-1826）　僧环中（禅机、1765-1831）　筱崎小竹（长左卫门、1781-1851）
	 伊势
	 杜俊民（森岛嘉四郎、1754-1820）
	 美浓
	 二邨公忠
	 尾张
	 余延年（山口墨山）
	 出云
	 桃西河
	 《日本印人传》记录了两处有关这些人物之间以印学为目的聚会雅集。一是高芙蓉曾集诸友及弟子于东
山，每人刻十枚印记，集为印谱，谱曰《东山云篆》。由此看来，这样的聚会不单是单纯的雅集，还要将参
与者的印辑录成册。二是宽政九年（1797）七月，恰逢稲毛屋山来到大阪，曾之唯将大阪的芙蓉派印人召
集并设宴于北江播于楼，亦是将参与者的印记辑录成谱，按照高芙蓉之前的约定，此谱命名为《江霞印影》。
从这样的活动记载来看，芙蓉派除了是一个具有理论主张的印学流派外，还是一个以师友弟子为情感纽带
的活动群体，这个群体之间经常相互来往，讨论印艺。由此，不难想象虽然清贫的曾之唯所知见的印学典
籍应当大部分是从这些师友之间得以见到的。
	 在这些人群中，为曾之唯提供印学典籍的主要有两个人物。一是师高芙蓉，二是木村蒹葭堂，这两人
痴于鉴藏，收藏颇丰。
	 早年曾之唯跟随高芙蓉左右，应当见到或是摹刻了所藏印籍。高芙蓉殁后，临终托事于稲毛屋山，将
所藏书画金石传于屋山30）。稲毛屋山与曾之唯有交好的记载，不难推测曾之唯是可以看到这些藏品的。曾之
唯在自书《曼陀罗稿》中收录“书古今印谱品目后”，文载“印印之册，所观于菡萏居者（高芙蓉）数十
种，录之31）”。《古今印谱品目》即《印籍考》，菡萏居是高芙蓉的斋号，可见曾之唯过目了高芙蓉的印籍藏
品并将其列入《印籍考》中。
	 曾之唯后移居至大阪，与大阪的木村巽斎（蒹葭堂、1736-1802）交好。木村长曾之唯两岁，同属芙蓉
派，又同师于片山北海，都参与了混沌诗社，两个人的交往故此非常密切。木村收藏颇丰，多奇帙珍籍32）。
曾之唯经常出入于木村宅中33），为其校勘书籍，由此得以见到木村家藏的稀见印籍。
30）	事见中井敬所《日本书人传》“稲毛屋山”条。《日本的篆刻》，291页。
31）	水田纪久《〈印籍考〉解题》中引用。
32）	参见《蒹葭堂小传》，高梨光司，大正十五年，东京国立图书馆藏。
33）	水田纪久《〈印籍考〉解题》，从蒹葭堂日记中找到曾之唯多次到访木村宅的记录，并有“曾谷中介写物来”“写物，曾
谷”的记录，可见曾之唯到访木村宅的目的大都是校物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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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以片山北海为核心的大阪诗词交友圈。
	 曾之唯在书商浅野弘笃（藤屋弥兵卫）的劝说下来到大阪定居，因“好读书属诗文”，又在细合方明的
推荐下参与了“混沌诗社”，诗社的盟主便是为曾之唯书写《卖篆庵记》的片山北海。除片山北海、细合方
明外，一直照顾曾之唯的西村孟清，与曾之唯一同校写补遗高芙蓉《篆书千字文》的葛子琴，以及上文提
到的木村巽斎皆是混沌诗社的人物。由此看来，曾之唯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兴趣上都与混沌诗社有着很
大的关系。
	 混沌诗社创立于明和元年（1764），社中聚集了当时大阪文化界、政界、商界的知名人士。诗社之间交
往的次数较为频繁，每月既望（农历十六日）便以作诗填词为目的聚在一起举办宴会34）。有关之事被诗社社
员的赖春水（1746-1816）记载，赖春水以笔记的方式撰写了《在津纪事》，该书详细记录了混沌诗社的有
关人物及活动。
	 笔者将赖春水在该书中记录的该社成员与书籍收藏等事辑录如下：
	 白驹
	 “多著述，富藏书”
	 江田桢夫（名世恭，称八郎右卫门）
	 “以国学名，博通本朝典故，和汉书籍无不经目，尤善鉴定名迹，其家藏数百种。”
	 “桢夫所藏书籍无不朱批，和书誊本，一一校雠，极其精到，人以为奇珍。”
	 森田士德
	 “好古书画，不悋财货，伹不欲多，蓄多择其佳者，其或同手重复者，必舍其一。”
	 韩大年（赖春水借书）
	 “余在浪华玩《论语集注》，伯潜多书，因借朱子遗书等参互校阅，著私考二十卷。”
	 吉田孔夷
	 “孔夷多能善书，又通医治，多蓄书籍，留客借观。”
	 曾之唯《印籍考》中涉及了印谱外诸多印论及字书，除此之外，在《印语纂》《校补千字文》中还涉及
到诸多儒学汉籍、碑帖拓本及字书。从以上记载来看，混沌诗社的社员有许多藏书之士，爱书之人也有着
互相借阅的习惯，由此可见，这个以诗词为共同爱好的社团同样为曾之唯提供了阅读印学书籍的可能性。
	 记载曾之唯交友材料为细合半斋《隐居放言》、赖春水《在津纪事》。《隐居放言》是细合半斋的诗词文
稿，而《在津纪事》则是赖春水记录当时师友的逸话。细合半斋、赖春水与曾之唯皆为混沌诗社成员，曾
之唯的墓碑便是由细合半斋执笔书写。
	 文中涉及的人物世肃即木村蒹葭堂，子琴为葛子琴，士德即森田士德，此三人亦为混沌诗社社员，皆
好藏书。木村蒹葭堂与葛子琴善篆刻，与曾之唯同是芙蓉派弟子。曾之唯常去木村蒹葭堂家校书，葛子琴
又与曾之唯共同校阅增补师高芙蓉《汉篆千字文》。
	 这些人物是江户期生活在大阪的文化名人，与曾之唯同属一个团体，有着同样的爱好，有的还是大藏
书家，就是这个群体为曾之唯撰写《印籍考》提供了条件。
34）	参见赖春水《在津记事》，春水遗稿别录卷一，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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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氏印略》的转藏与舶载
	 《苏氏印略》是收录“泗水派”宗主苏宣个人篆刻的印谱，该谱是高芙蓉主要学习对象，曾被高芙蓉摹
刻。曾之唯将其列入“绝妙品”之首。并连同《承清馆印谱》做出了评价：“上下古今，独臻妙境，非泥古
狥俗之辈所得梦见也”。
	 笔者在本节中将以曾之唯所见所藏《苏氏印略》为例，來看舶载、书商、友人、印谱与曾之唯之间的
关系。
	 细合半斋的《隐居放言》“书《苏氏印略》摹本后”条记录了曾之唯与《苏氏印略》的缘分。
	 往年应圣（曾之唯）偶观印略于书肆，书肆以为奇货可居，应圣欲之，犹米家于奇石，然家贫橐悬矣。
谋之余辈诸助赀，俾得之。应圣喜甚，既而私摹一帙，乃割爱付原本，偿旧债。
	 文中记载了曾之唯在书肆中见到《苏氏印略》，为购买它不惜向朋友借款，不难想象出曾之唯在得到该
印谱后的喜悦之情。最后还是由于经济原因，曾之唯在摹后又将该印谱卖掉偿还债务。在此，我们也可以
看到印谱在当时的买卖流通中属于带有一定收藏价值的书籍，价格相对较高，非一般人所能购买。曾之唯
在买到《苏氏印略》后，摹刻一帙，继而卖掉，可推测其《印籍考》中所列印记大部分应当是从师友处所
见。
	 赖春水《在津纪事》载：
	 菊宗持《承清馆印谱》来售，著者明张灏，字夷令，网罗一代名手，变化百出，一快书也。子琴（葛
子琴）君章皆欲得之，士德（森田士德）不论价收之。世肃尝得《苏氏印略》为拱璧，士德亦藏一部。
	 菊宗是当时的书商，与其子“共善置奇书僻帙”35），手中的《承清馆印谱》被森田士德所购。文中描述
了士德不论什么价格都要得到的决心，可见当时的书商在在买卖贵重书籍的时候似乎有着固定的购买群
体，而藏家的书籍藏品亦是从书商中购得。赖春水记载了两部《苏氏印略》，一部为士德家藏，一部被木村
蒹葭堂家藏。
	 我们也在唐船舶载书目中找到《苏氏印略》被舶载的记录，《商舶载来书目》载：
	 苏氏印谱元文元丙辰年（1736年）	 	 曾字号	 一部一套
35）	赖春水《在津记事》，春水遗稿别录卷一，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本。
曾之唯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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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氏印略宝历十三癸未年（1763年）	 古字号	 一部一套
	 在《商舶载来书目》中来看，当时舶载的《苏氏印略》亦为两部。那么，舶载的这两部是否就是被森
田士德与木村蒹葭堂所藏的那两部呢。
	 赖春水《在津纪事》记载了木村蒹葭堂所藏《苏氏印谱》是从高芙蓉处而来。
	 世肃（木村蒹葭堂）藏《苏氏印略》二卷，原高芙蓉物，芙蓉篆法，一洗旧习，一以苏氏为范也。
	 从《商舶载来书目》记载的这两部《苏氏印略》的舶载时间来看，元文元年（1736）舶载的那部先被
高芙蓉购阅后流传至木村蒹葭堂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宝历十三年（1763）舶载来的那部是否先是被曾之唯
筹款购得，后又卖给森田士德了呢？当然，这种从舶载到留传的过程有的仅是猜测。但是，如果从舶载记
载的数量及有关信息来推测的话，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藏书者从书商购买书籍，但书商采购的汉籍应当是舶载品。这在赖春水《在津纪事》对木村蒹葭堂藏
书的记载中可以看到。
	 世肃好事著名，雅多艺能，凡书画篆刻及诸机巧，莫不染指。人最推其画及物产之学，余则推其读书，
善得要领，凡舶来异籍，其新旧同异，增损出入之类，历历暗记，随问响应。
	 由此，我们可以大体推测出这两部《苏氏印略》的流传情况。
	 所谓的“舶来异籍”即舶载书籍。上文已述，曾之唯见到的印籍多是木村家所藏。即便是个人购买过
一部《苏氏印略》亦属特例，《印籍考》记载的大部分印籍应当还是从师友处所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
从舶载到《印籍考》编成的过程图。
《苏氏印略》在江戸时代的流传图
《印籍考》編写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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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例中可以看到，舶载与师友圈是曾之唯能够编写《印籍考》的两个重要因素。
如果说曾之唯的交友群体是曾之唯能够见到这些印籍并将其编纂成《印籍考》的主要途径，那么，江户时
期的唐船舶载印籍便是这些群体得到中国印籍的最主要的来源。
六、结论
	 曾之唯所著《印籍考》基本涵盖了宽政九年（曾之唯卒年）之前江户时代所能见到的印学典籍。其中
的中国印籍便是江户时期篆刻界的学印范本，这些印籍大多是通过长崎港贸易舶载而来。通过对《印籍考》
与唐船舶载目录记载相较，发现舶载的具体实例，由此证明了舶载与《印籍考》所载印籍之间的密切关系。
	 从曾之唯的生平来看，他一生清贫，生活拮据，基本靠卖印为生，而印谱在当时却属于珍稀典籍，多
系名公巨卿所藏，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曾之唯很难见到这些印谱。他对印谱的知见则主要是通过他的师友圈，
一是以高芙蓉为核心的“芙蓉派”的师友圈，另一个是以大阪为领域的混沌诗社师友圈。通过对《苏氏印
略》的具体考察，发现了从舶载到《印籍考》编纂的大体过程为：印籍舶载至日本―被书商所得―辗
转被曾之唯师友所得―被曾之唯知见―记录编纂成《印籍考》。
	 总之，通过对《印籍考》与舶载账目的对比考察，不单呈现了江户时期学印范本是通过何种的方式将
哪些印籍传入日本，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学印范本的流日让我们更能体会到中国的篆刻艺术是怎样影响了日
本篆刻，从而在日本生根发芽，乃至生发出带有日本特质的一门艺术，从交涉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通过媒介
传入而导致文化层面的影响似乎更为重要。
后记：本文在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特此感谢。
